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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来研究 （第 2 辑 ）

标出性翻转 ： 阿来小说的文化符号政治学

谭光辉

一

、 什么是标出性

“

标出性
”

是赵毅衡在 《符号学 ： 原理与推演 》

一

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术语 ，

其理论来源是语言学中的
“

标记性
”

， 但是由 于译为
“

标记性
”

不能显示其原

意中的被动态 （ 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 ） ， 所以赵毅衡建议将其译为
“

标出性
”

。 这
一

术语

是特鲁别茨柯伊首先提出来的 ， 后来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 。 特鲁别茨柯伊发现

在语言 中 ，
二元对立的清浊辅音出现的频率有相当清晰的不对称现象 ， 浊辅音

因为在发音过程中多 了
一项运动而相对 困难 ， 所以使用频率相对较少 ， 被标

出 。 现代搜索引擎的强大搜索功能印证了特氏的判断 ， 几乎在所有语言中 ， 清

辅音的使用频率都要高于浊辅音 。 进而 ， 赵毅衡作出一个大胆的判断 ： 在文化

符号学中 ，
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不对称的 ，

必然有
一

项被标出 ， 成为标出项 。

在用标出性理论审视文化符号的时候 ， 赵毅衡发现 了
一些非常有趣的规

律 。 第
一

， 在文化符号学中 ， 所有二元都是三元 ， 导致不平衡的因素是
“

中

项
”

。

“

标出项之所以成为标出项 ， 就是因 为被中项与正项联合排拒 。

”

这种现

象叫做
“

中项偏边
”

，

“

是文化符号中判断标出性的关键
”？

。 第二 ， 在人类历

史发展过程中 ， 有无数次的
“

中项偏边
”

造成标出项的翻转 ， 这是文化发展的

基本动力之
一

。 标出性翻转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上的认知变化

的结构模式和原因 ， 是
一

种具有通用性的基本原理 ， 例如可以用来解释政治上

的
“

团结大多数
”

原则 ， 用来解释另类艺术 、 先锋艺术如何成为正统艺术的问

题 ， 在人类学上解释性别政治的问题 ， 等等 。

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， 往往表现在异项在中项的支持下变成正项 ，
而正项则

变成 了异项 。 在标出性翻转的过程中 ， 往往伴随着正项的阵痛 、 异项的狂欢与

中项的艰难判断 。 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， 然而处于原理规则之内 的主

体却无法避免情感的冲击 ， 冰冷的法则遮蔽不了心灵的热情 ， 控制人间悲欢离

合的 ， 也许就是那只规则的 巨手 。

阿来虽然不是符号学家 ， 但是他写的小说故事基本上都是在呈现和解释这
一原则 。 本文着重讨论的 ， 包括两个方面 ：

一

是阿来小说如何完美地参与了标

① 赵毅衡 ： 《符号学 ： 原理与推演 》 ，
南京大学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， 第 2 8 5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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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性翻转问题的形象阐释 ， 二是在标出性翻转过程中 ， 正项如何经历阵痛而最终被改造

的问题 。

二 、 《尘埃落定 》 中 的标出性翻转

在文化符号学中 ， 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三元 。 以 《尘埃落定 》 为例 ， 该小说所涉的

最軍要的二元对立项是智与愚 。 事实上 ， 这二项之间还有第三项 ， 那就是既智又愚或非

智非愚 。 与人物相关联来看 ， 有聪明人 、 傻子、 普通人 。 在小说前半段 ， 聪明人是正

项 ， 傻子是小说的叙述者兼主人公二少爷 ， 因为叙述者视角在异项 ， 所以本阶段暂缺中

项 。 正项是在二项对立 中使用较多的
一

项 ， 异项是出 现较少的
一

项 。 《尘埃落定 》 在开

场时只存在一个傻子 ， 在他看来 ， 其他所有人都是聪 明人 ， 所以最初的异项是被孤立

的 。 在傻子看来 ， 连狗都是聪明的 ， 它们要在证实了奶娘的气味之后再接受她的施食 。

土司有一个儿子是傻子 ， 方圆几百里的人就都知道了 ， 他的地位让他具有名气 ， 他的名

气让他成为不折不扣的异项 ： 其他所有人都是聪明人 ， 傻子的存在独
一无二 。

智与愚的对立 ，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智商的数字问题 ， 但是在文化符号学中 ， 它

并不是一个数学问题 ， 而是一个文化问题 ， 智与愚到底谁是正项谁是异项依赖 中项的认

定 。 当全域缺少中项的时候 ， 正项与异项的认定靠的是数量的多少 ， 比如 ， 因为只有
一

个傻子 ， 所以傻子就必定是异项 。 当全域中存在中项的时候 ， 正项与异项的决定者在于

中项 。 中项认同哪
一

边 ，

？

哪
一

边就是正项 。 所以 ， 智 与愚 的翻转 ， 必须等待 中项的出

现 。 中项的出 现 ， 必须等待正项将 自 己从中项 中分离出来 。 在 《尘埃落定 》 中 ， 中项的

出现时刻就是聪明人 自 己跳出来 ， 将 自 己与普通人区别开来的时候 。 第
一

个 自 己跳出来

的聪明人 ， 是麦其土司太太 ， 傻子的母亲 。 傻子与奴隶们玩耍 ，
土 司太太不高兴 ，

“

摸

摸我的脑袋 ， 说 ：

‘

儿子啊 ， 你要记住 ， 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 ， 当狗打 ， 就是不能把他

们当人看 。

’

她觉得 自 己非常聪明 ， 但我觉得聪明人也有很愚蠢的地方
”？

。 第二个被描

写的
“

聪明人
”

是麦其土司 。 麦其土司喜欢更多 自 由的百姓变成没有 自 由 的家奴 ，

“

而

且 ， 要使 自 由人不断地变成奴隶那也十分简单 ， 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

规矩就可以 了 。 这 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 阱还要十拿九稳
”

。 按照小说的表述 ，

土司家庭中 ， 除了众人皆知的傻子之外 ， 其他人都慢慢地将 自 己定位为
“

聪明人
”

， 逐

渐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 。 傻子同父异母的哥哥也 自认为是聪明人 ， 在与汪波土司 的战斗

中成为
“

英雄
”

， 逐渐与普通人隔离开来。 麦其家就 由三个聪明人和
一

个傻子组成 ， 无

论从数量还是认同度上看 ， 傻子都是异项 。 但是随着正项权力的上升 ， 中项就逐渐产生

了 。 土 司与下人的对立 ， 是在权力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旳 。 土司不容许任何下人有任

何超过 自 己 的表现 ， 他们不容许别人比 自 己更聪明 、 更勇敢 、 更富有 ， 甚至不能容许别

人有
一

个美丽的女人 。 麦其土司杀死了对 自 己无比忠诚的头人査查 ， 霸占了他的女人和

财产 ， 根本原因就是土司看上 了查查美丽的妻子央宗 。 当然 ， 正项在将 自 己塑造为绝对

① 阿来 ：
《阿来文集 ？ 尘埃落定 》

，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， 第 1 1 ？ 1 2 页 。 下面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， 只在

行文过程中标注页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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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项的时候 ， 也就逐渐脱离了多数 ， 中项就被制造 出来了 。 例如傻子的哥哥的弱点是
“

特别怕 自 己偶尔表现得不够聪明
”

，
之所以害怕 ， 是因 为他希望在众人中突出 。 所以 ，

中项不是 自动产生的 ， 也不是天生就有的 ， 而是产生于正项对多数的脱离 ， 是正项生产

了中项。

在 《尘埃落定 》 中 ， 最初在傻子眼中是没有中项的 ，
其他所有人都是聪明人 。 随着

故事的展开 ，

一

批 自认为
“

聪明
”

的人开始出现 ， 使中项顺理成章地成为
一

个独立的单

元 。 中项偏边 ， 总有
一

定的原因 ，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偏 向正项或者偏 向异项 。 中项总

认同正项 ， 或者说 ， 中项偏向于哪一边 ， 哪
一

边就是正项 。 中项认同的基本原则是利益

原则 ， 谁能给中项带来利益 ， 中项就会倾向于认同哪一边 。 作为麦其家的家奴或百姓的

中项 ， 最初不会偏向于认同傻子 ， 因为傻子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和利益 ， 所以

在一个常态的世界 ， 傻子就是傻子 。

局势的变化改变了
一切 。 饥荒之年到来 ， 麦其土司要对两个儿子进行考验 ， 看看到

底谁聪明谁傻 。 首先麦其土司在南北边境各修粮仓一个 ， 让兄弟二人各守一座 。 两兄弟

的策略截然不同 。 哥哥好战 ， 自认为聪明神武 ， 与汪波土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战斗 ， 仗

着 己方武器先进 ， 追汪波土司于其领地内部 ，

一无所获 ， 却被汪波土司逐渐吃掉现代化

的装备 ， 并于后方袭击其粮仓 ， 武器粮食尽失 ， 不但领地未增 分毫 ， 而且输得
一败涂

地 。 哥哥的失败原因 ， 是将 自 己绝对正项化 ， 离开了 中项的支持 ， 在时代进步与变化面

前主动将 自 己变成了异项 。 傻子与哥哥完全相反 ， 他首先没有将 自 己与中项隔离开来 ，

而是把正项抛离 出来的中项团结了过来 。 在北方边境 ， 傻子先让 自视为聪明人来讨粮的

拉雪巴土司空手而归 ， 再让茸贡土司吃了 闭门羹 ，
此为孤立正项 。 其次 ， 他拆掉了象征

隔离正项与中项的堡垒围墙 ， 施舍食物给走投无路的拉雪巴土司 的百姓 。 百姓杀死头

人 ， 背叛拉雪巴土司投靠傻子 。 至此 ， 傻子得到了 中项的支持成为正项 。 而 曾经的正项

又有两种选择 ：

一种是如拉雪 巴土司和茸贡土司那样成为傻子的支持者 ，

一

种是像哥哥

那样成为异项 。 至此 ， 正项与异项彻底翻转 。

“

傻子 ， 这个词在短短的时间里 ， 被我赋

予 了新的 ， 广泛 的意义。 现在 ， 这个词和命运啦 ， 福气啦 ，
天命啦 ， 这些词变成了同样

的意思 。

”

赵毅衡认为 ， 在文化符号学 中 ， 正项与异项的稳定关系必须遵循如下几条基本原

则 ： 必须划 出少数异项 ， 必须边缘化异项 ， 必须容忍异项 。 傻子在北方边境的作为 ， 完

全符合这三条原则 。 首先 ，
团结大多数 ， 让异项永远只是少数存在 。 先孤立傲慢的拉雪

巴土司 ， 让葺贡土司拿着机枪子弹打得拉雪巴土司溃不成军 ； 然后团结拉雪巴土司 ， 让

自 以为是的茸贡土司被拉雪巴土 司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， 主动将美丽的女儿塔娜嫁给傻

子当老婆 ；
最后建立 自 由贸易市场 ， 让大家成为利益共同体 。 在这个过程中 ， 首先是异

项永远保持少数 ， 这两个土司不能同时成为异项 ， 方法是傻子 自 己成为中项偏向于其中
一

边 ； 其次 ， 异项必须被边缘化和孤立 ， 拉雪巴 土司被叛离 自 己 的百姓、 茸贡土司孤

立 ； 最后是对异项的容忍 ， 异项成为贸易伙伴 ， 连与哥哥连连交战的汪波土司 ， 也绕很

远的道来与傻子做生意 了 。 在新的平衡达成之后 ， 唯一剩下的 ， 是仍然 自 以为是的哥

哥 。 哥哥的存在对新的平衡仍然是重要的 ， 他是最后的异项 ， 是平衡存在的必需 ， 而且

必须边缘化和容忍他的存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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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而论之 ，
《尘埃落定 》 中傻子的文化符号政治学是

一

种关于人类的本能意识的政

治哲学 。 之所以只有傻子才深刻地领悟与掌握了这
一

原则 ， 是因为傻子只会从现象判

断 、 本能反应的角度思考问题 ，

“

该怎么干就怎么干
”

。 哥哥之所以 自视聪明而终于化身

为异项 ， 是因为他的好胜 、 贪婪 、 自 我表现 ， 违反 了人的生命本能 ， 从而违反了文化符

号政治学的基本原理。 大而言之 ， 整个土司制度的存在也是如此 。 在土司统治期间 ， 不

容许异项存在 ， 必然导致不平衡 。 不容许异项存在的结果是产生了复仇者 。 麦其土司利

用多吉次仁杀死了其主人查查 ， 又杀死了多吉次仁 ， 其子多吉罗布多年后回来复仇 ， 成

为麦其土司和哥哥的巨大安全威胁 。 小说的结尾 ， 仇人杀死了他本不想杀死的傻子 ， 傻

子欣然接受了命运 ， 终于尘埃落定 ， 最后一个土司的象征被异项杀死 ， 完成 了
一

次异项

翻转的平衡 。 但是异项翻转必须借助强大外力的进人。 土司 制度必然土崩瓦解 ， 不是因

为复仇者 ， 而是因为
“

红色汉人
”

的 到来 。 在土司统治期间 ， 土 司 以其权威性成为正

项 ， 大多数贫民成为异项 ， 然而这是不正常的 。

“

红色汉人
”

到来之后 ， 这
一

切就完全

翻转过来 。 在土司制度时期存在的正项异项翻转乏后 ， 新的异项又会被重新标出 ， 对这

个现象的叙述 ， 留给了 《空山 》 。

三 、 《空山 》 中的标出性翻转

《空山 》 讲述了新政权建立之后的社会变化 ， 但是如果逐
一加以考察 ， 所有这些变

化都是文化标出项的翻转 。 《随风飘散 》 讲的是异项的必需和在
一个没有外来强大文明

进人的状态下翻转的不可能 。 在机村这个封闭的小山村中 ， 异乡人 、 私生子及其母亲 、

孤儿寡母格拉母子被机村人视为异项 。 因为第
一

条规律 ，

一

个社会必须划 出少数异项 ，

所以格拉母子就因为身份问题而必然成为异项。 作为异项的格拉 ， 不可能被机村人完全

接受 ， 因为一旦他们接受了异项 ， 就会因为失去异项而去寻找新的异项 。 被边缘化的格

拉必须承担
一

切加在他身上的冤屈 ， 所有人都说是他炸伤了兔子 ，
逼迫这对母子离开了

机村 。 异项消失之后 ， 机村人感到无比的失落 ， 原来的生活失去 了平衡。 因为必须有新

的异项 ， 所以恩波被机村人视为异项 ， 大家说是他逼走 了这对母子 。 就在恩波无比绝望

的时候 ， 格拉母子回来了 。 机村人向这对母子表达了友好和善意 。 阿来的高明处 ， 在于

他并没有让诽谤终止 ， 而是让格拉仍然做异项 ， 机村人仍然
一

如既往地说是格拉炸伤了

兔子。 任何一个社会 ， 必须有少数人承担公众的罪恶 。 兔子死了 ， 所有的罪责都推在 了

格拉身上 ， 没有人听他的 申辩 。 格拉逃人林中 ， 生活了好几年 ， 认为仇恨已消失 ，
这才

回到村庄。 阿来最高 明的地方 ， 在故事的结尾 ： 当格拉要回村看母亲的时候 ， 才发现 自

己是魂魄 。 意思就是说 ，

一

个社会必须有异项来承担社会的恶 ， 如果社会中实在找不到

异项 ， 社会也要虚构
一

个异项来承担 。 社会必须有仇恨 ， 即使仇恨的对象是鬼魂 。 当

然 ， 社会一般会选择弱者作为异项 ， 机村人就选择了一对孤儿寡母 。 选择弱者作异项 ，

保证了异项翻转的不可能 。

《天火 》 讲的是不容忍异项的恶果 。 新政权建立了 ， 强大的政权宣布 自 己是正项 ，

普通人是中项 ， 但中项也被宣布为正项 。 但是社会必须划 出异项 ， 所以放火烧荒的巫师

多吉就成了异项 。 林业派出所的老魏遵守了必须容忍异项的原则 ， 每次都将多吉关
一
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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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又放 出去 ， 多吉照样每年烧荒 ， 以保证牧民们有丰盛的水草 。 但是这一年情况变

了
， 连老魏也因

“

包庇
”

多吉而被造反派抓了起来 ， 多吉被宣布处以死刑 。

一

个社会 ，

如果采取消灭异项的办法 ， 是无法维持的 ， 这是 《天火 》 告诉我们的
一

个道理。 漫天大

火烧起来了 ， 除了多吉 ， 机村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处理 。 造反派倾心于开会搞阶级斗争 ，

机村人面临着覆灭的威胁 。 最后 ， 森林消失了 ， 保佑机村的色嫫错消失 了 ， 消灭异项的

行为得到 了上天的报复 。

《空山 》 在文化符号政治学上的重要贡献 ， 还不止于上述原理的揭示 ， 更重要的是 ，

它向我们讲述了生态主义视野下的文化符号政治学原理 。 它试图告诉我们 ， 有
一

个符合

自然生态的正项与异项 的基本对应关系 ， 正项与异项互为存在前提 。 在 《达瑟与达戈 》

中 ， 作者用了最多的篇幅讲述格桑旺堆与他的熊的故事 。 若把猎人看作正项 ， 猎物就是

异项 。 然而一且猎物没有被猎人捕获 ， 猎物反而成为英雄 ， 猎人就只能把猎物看作 自 己

的宿命。 正项与异项翻转了 ， 但始终保持着
一

种平衡。 这暗示了一种 自然而然的平衡关

系 ： 自然生态的文化符号学 ， 始终坚持在正项与异项之间保持
一

种平衡关系 ， 异项可以

翻转 ， 但是正项不会彻底消灭异项 。 消灭异项的同时 ， 正项也会随之被消灭 ， 就如格桑

旺堆的熊与达戈同时消亡
一

样 。 然而人类却往往不遵循这个原则行事 ， 最终破坏了这种

平衡关系 。 《达瑟与达戈 》 中的其他几条线索 ， 也是猎人与猎物的关系 ， 只不过换了主

人公和猎取的 内容 ， 结果被换成了不平衡的关系而已 。 例如达戈与美嗓子色嫫的关系 ，

也可看作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 ， 只不过 ， 猎人达戈成了猎物 。 在这场对决中 ， 猎人与猎

物没有谁胜出 。 达戈与抓捕者的关系 、 人与猴子的关系均是如此 。 如果有
一

方胜出 ， 必

然破坏平衡 ， 招来灾难 。 最后的猎人达戈死了 ， 象征文化符号政治学的原理也变 了 ， 消

灭异项的政治学盛行 ， 现代化的病症
一

步一步显现出来 。

人与 自 然的关系 ， 在传统社会中不是正项与异项的关系 ， 而是和谐与平衡的关系 。

一旦人从中突出 ， 将 自 己变成正项 ， 自 然就成为人类的异项 。 人类毫无节制地对 自然索

取 、 破坏 ， 消灭了 自然 ， 最终也就消灭 了人类 自身 。 《荒芜 》 《轻雷 》 《空山 》 讲述的是

机村在现代化压力之下的变化 。 现代化的最大压力 ， 是对经济利益的无止境的追逐 。 对

森林的滥砍滥伐 ， 始于国营木材厂 。 砍伐造成汉人与藏民之间的不断冲突 ， 但是事情并

未终止 。 改革开放后 ， 藏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， 更加毫无节制地砍伐森林 ， 耗尽了子

孙后代的财富 。 现代化的结果是把
“

富
”

变成了正项 ， 把
“

穷
”

视为异项 ， 要使人类 自

己不成为异项 ， 就要把 自然看作异项 ， 自然就在人的手里被消灭了 。 这之后 ， 富裕又有

了新的认证方式 ， 原来的经济渠道被破坏了 ， 新的旅游业兴旺了 ， 对远古时代的怀念成

了赚钱的新渠道 。 到机村来的人 ， 满怀敬意地怀念着曾经的生活方式 ， 虽然这个生活方

式巳经不再是原汁原味的 ， 但是它仍然有
一些古老的残存。 为什么机村会成为旅游胜地

呢？ 这又必须谈到文化符号学中的另
一

个问题 ， 即文化符号学中的艺术原则问题 。

政治学以稳定为要 。 艺术则相反 ， 以颠覆庸常凡俗符号为要 。 艺术冲动是对凡俗符

号优势的反抗 ， 人有成为异项的潜在冲动 。 赵毅衡认为 ， 在后现代文化中 ， 异项艺术占

多数 ， 艺术越来越倾向于异项 。 换句话说 ， 后现代审美
一

直倾向于表现标出项 、 异项。

游客对机村的观看 ， 是审美化的观看 ， 说明机村在后现代社会中被标出为异项 ， 正项是
一

个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 。 成为异项 ， 在
一

个审美的现代社会中并不失为
一

件好事 ，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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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社会中艺术化地生存 ，
是新的平衡达成之后对异项的容忍 ， 保证了异项的存在 。

从整体上看 ， 机村经历了
一

个从正项变成异项的过程 ， 又正在经历从异项变成正项

的翻转 。 当机村还处于原始 自然的生活状态中的时候 ， 蓝工装的伐木工人在机村人眼中

是异项 ；
改革开放之后 ， 靠倒卖木材赚钱致富者逐渐成为正项 ， 固守原始生活的人逐渐

成为异项 ； 在现代社会 ， 机村成为旅游胜地 ， 在城里人眼里是异项 。 不难设想 ， 当现代

人饱受现代化病症困扰而向往返璞归真的生活 的时候 ， 机村又会逐渐变成社会中 的正

项 。 标出项的翻转 ， 在机村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演绎 ， 这种翻转是社会政治 、 经济 、 文化

发展的缩影和显现 。

四 、 标出性翻转过程中标出项的阵痛

阿来的小说不但是对文化符号政治学的形象阐释 ， 还深刻地指出标出项必然经历的

阵痛 。 因此 ，
阿来小说就不仅仅是文化符号政治学的教科书 ， 更附着了深广的情感内涵

和人生内涵 。

以 《尘埃落定 》 为例 ， 起先傻子是异项 ， 傻子也乐于成为异项 。 这说明异项在通常

情况下乐于保持异项身份 ， 因为异项身份反而是保护 自身的重要手段 ， 使他不至于因为

被认为过于聪明而招来迫害 。 正是因为每个社会都需要异项 ， 所以在正常的社会中 ， 乐

于成为这个社会的异项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，
一种异项身份可 以遮蔽另外一些敏感的异项

身份 。 当我们以
“

智
”

与
“

愚
”

的二元对立思维考虑傻子的时候 ， 他在权力上成为哥哥

竞争者的可能性就小了 。 重要的不在这里 ， 小说着重表现了标出项翻转过程中正项翻转

为异项的痛苦 。 哥哥在朦胧意识到傻子不傻而是绝顶聪明 的时候 ， 内心充满 了恐惧 ， 感

到 自 己作为土司继承者的可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与挑战 ， 事实上是感到了将要沦为异项

的痛苦 ， 所以才对傻子是真傻或假傻无比关注 。 麦其土司对逃走的仇人的儿子也极为关

注 ， 因 为这个异项极有可能翻转 ， 让 自 己成为仇恨所涉的二元中的异项 。 当土司制度消

亡的时候 ， 仇人杀死了土司家庭最后
一

个象征 ， 异项翻转时的苦难 由傻子
一

个人承担

下来 。

《空山 》 中着力表现的 ， 也是异项翻转时的痛苦 。 当格拉离开村子之后 ， 村里每个

人都感觉到了有可能成为新的异项的恐惧 ，
所以才会有让格拉母子返回村子的强烈愿

望 。 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 ， 凡是反对新的正项的人都成为异项 。 机村人对新社会中的

许多行为不能理解 ， 也不乐于支持 ， 就成为异项。 成为异项的机村人 ， 忍受着灵魂的痛

苦 。 甚至每一种新事物的到来 ， 都会伴随这种 因正项翻转成为异项而生的痛苦 。 现代化

的机器进入机村之后 ，

“

这些新事物在给机村人带来惊奇 、 兴奋 、 高效的 同 时 ， 也让他

们感到不安 、 惶惑和伤痛
”？

。 现代化的强大压力不仅使时代的转型成为不可阻挡的趋

势 ， 也是机村人内心深处不可改变的渴望 。 然而改变之后 的机村人 ， 又无比怀念当年的

生活方式 。 当年的生活 ， 没有外界环境的对比 ， 在平衡中 自 足 自乐 ， 如今在现代化压力

① 邵燕君 ： 《

“

纯文学
” 方法与 史诗叙述的困境一以阿来＜空山 〉 为例 》 ， 《新世纪文学脉象 》 ， 安徽教育出

版社 2 0 1 1 年版 ， 第 2 2 7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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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捆绑下 ， 机村人经历了沦为异项的痛苦 ， 然后又享受 了升为正项的欢乐 。 机村人的喜

怒哀乐 ， 就在这种标出性翻转的过程中被规则左右 。

“

文化的发展 ， 就是标出性变化的

历史 。

”
1 1 5人类发展的历史 ， 也就是阶级 、 群体的喜怒哀乐主体变化的历史 。 历史学家致

力于梳理历史的演变 ， 文学家则关心其中 的人情冷暖与情感变迁 。 阿来以其敏锐的感觉

捕捉到历史剧变过程中机村人的情感变迁 ， 并以此映射出
一

只左右人类情感变迁的文化

巨手 。

在文化符号的标出性翻转的游戏过程中 ， 情感的悲喜剧在一幕幕上演 。 换句话说 ，

人类的情感变化无时无刻不是在映现标出性翻转过程中的沉重划痕 。 文化符号学并不关

心情感与心理的变化 ， 但是政治学却不得不关心它 。 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
“
一

度有政治

学就是心理学地说法
”

叭 因而文化符号政治学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关注人类心灵的变

化 ，
不得不依赖于心灵的分析从而得出政治 、 权力变化的心理依据 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 ，

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， 都必然是一部文化符号政治学的形象演绎 ； 任何
一

次人类文

化史上的重要演变 ， 都必然遵循标出性翻转的普遍规律 ； 任何一个关心文化变迁的文学

家 ， 都不得不将 目光聚焦于标出项的翻转及翻转过程中正项与异项的心灵阵痛 。

（作者单位 ： 四川 师 范大学文学院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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